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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B_B6_E8_B7_AF_E4_c107_207881.htm (一)nbsp； 重

顾HASTING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参观完毛利人的礼拜，告

别灿烂，就决定去HASTING碰碰运气了。连日来的疲倦仍未

消去，路上只能用风油精来驱散困倦。终于路上接到朋友的

信息，他的香港老板把他们要在HASTING住的地方告诉我。

说起HASTING，这曾经是我第一次在果园送骗的地方，它也

是新西兰最大的苹果果园集中地之一。来到HASTING，找住

的地方就找了一个多小时，路上转来转去，红灯也不知不觉

闯了不知道多少，后来还是不得已，直接打电话给未来的老

板，通过乡音，终于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HASTING

这里有不少毛利人，这个LODGE里的MANAGER也是毛利人

，今天一天都和毛利人牵连上了。 旅馆里的毛利女人还对我

不错，亲自带我去加油站先预付了电费，这种刷卡预付电话

费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用，不过那个毛利女人好象也不熟

悉，后来才知道她也刚来HASTING三个月，旅馆是她和她丈

夫刚承包的。路上和毛利女人谈了早上参加毛利人基督教会

礼拜的事情，她告诉我她也是基督教徒，还问我去不去当地

的教会看看。晚上买了吃的回到住的地方，毛利女人穿着一

身干净的衣服来到我门口，问我去不去做礼拜。当时我很累

，不过好奇心又一次让我踏进了久别的教堂。毛利女人告诉

我，她小时候就是基督徒，只是后来生了七个小孩，一直都

没有时间去教会，来到HASTING后，才开始参加教会礼拜。 



她好象看出我有心事和困难，在教会里和我说，你有什么需

要，可以向教会的人提出，他们都很热心。我感觉她就象“

人鬼情未了”的黑人女巫一样，好象能看到出人的心。我住

的地方很不好，而且也不便宜，85元一人，感觉住进了贫民

窟，是一个正准备接受劳改的人。 刷卡预付电费的电表，更

让我感觉象国内的的士计程表一样，心跳的感觉也和它一样

。不过工作好象有了着落，不管怎么样能有工开就好了。接

下来就是等待了。(三)nbsp； 进驻果园终于离开了那黑暗的

房间，也终于见到香港老板，我那纯正的广州话让我们彼此

都感觉以前就见过面的，不过后来我和他的关系就好象仇人

一样，这是预想不到的。“利”字当头，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在乡音的感化

下，老板让我驻进了果圆，45元一周，除了吃不包，全包，

来新西兰后从没有住过那么便宜的房子，其实说是房子，不

如说是一部可以移动的棚车，在新西兰不少家庭就长期住这

种车里，里面有床、有炉具、冰箱、洗池，是一个小型

的STUDIO。而我住的车，现在只有床是可用的，其它可能

长久没有使用，已经暂时失去它的功能。果园有两个厕所，

一个听说是为这次摘果准备的，一个是长时间存在的。租用

的那个，是流动厕所，挺新的，里面充满消毒水的味道，另

外一个长期用的，只是象一块大的木板，中间挖个洞，里面

黑黑的，我不敢研究太深，我也不敢去那个厕所，真怕里面

爬出些什么异型生物出来。厕所离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晚

上没有灯照着，所以九点以后，我是不上厕所的。现在果园

只有我一个人住，老板说我是PR，其他人他不敢安排过来，

因为怕有些是黑工而给查出来，一个人住在果园，晚上很安



静，农场主是一个英国人，但他很少过来，他也住果园里，

不过他住的地方和我的相比，就知道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

资产阶级。我的朋友还没有过来，这个朋友外号叫“沙龙”

，是一个黑黑壮壮的长春人，工签过来的，不知道他现在转

了身份没有，很想马上见到他，已经有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这里的小工头了。我和他认识是当时

一起被骗到果园的时候认识难友，患难之交的朋友，有时侯

来得可贵，不过人总是会变的。去超市买了一个月的备用粮

，打算坚持到圣诞结束，并且买了酒，算是“开战”前鼓舞

自己的士气，其实也是为以后累得睡不着准备的。晚上看星

星，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也没有那份闲情，明天就要开工

了，开工就意味着还能继续买酒喝，孤然一生也不过如此，

佛家说：人生无常。对佛研究的不深，只知道在那么多派别

中，蝉宗是最对我胃口的，特别是那句“酒肉穿肠过，佛主

在我心”。昨天和毛利女人聊天，才知道她也找到了工作，

今天也去果园开工，原来他们夫妻俩为了养活几个小孩，除

了旅馆工作，他们还身兼数，打算干四年攒多点钱就回老家

。我给她看了我家人的照片，那是我姐在加洲毕业时，我父

母亲参加毕业典礼时的合照。看着相片我说我想家。她好象

知道我情况的一样的，安慰我说，不要SAD，要保持HAPPY

，每当你感到无助时，想想你父母亲，他们爱你，想到这，

你就会感到有力量应付任何事情。不要告诉你父母亲现在你

在干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你在这里打工，你母亲肯定会哭，

你父亲肯定会骂你⋯⋯。她告诉我，不应该只是抱怨遭遇，

多点时间自己反省下，做好下一步的策略，HAPPY着对着每

一天。她的话很大地触动了我，原来“人心同然也”。一个



老妇人经过身边，带着悲伤孤独的面孔，静脉鼓涨的双腿，

还有她几乎提不动的两袋东西；一位拄着拐杖的男孩，在交

通繁忙的午后，慌张地想过马路；打开电视，也许新闻在报

道一位母亲跪在遭她谋杀的儿子身上；莫斯科一位老祖母指

着一碗汤说那是她今天唯一的食物，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

非洲一位患艾滋病的小孩，呆若木鸡地盯着你。这些景象也

许都不是那么陌生，也许将了解对于痛苦是多么盲目无知，

现在所经验或看到的痛苦其实只是世上痛苦的一小点而已。

我们生下来就会哭，哭是哭这个世界，由于有了爱，我们学

会了笑，后来知道了会死，知道了什么叫恐惧。好好安静下

来想想生存的意义⋯⋯(五)nbsp； 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

国,留学,移民,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新西

兰 (一)nbsp； 重顾HASTING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参观完毛

利人的礼拜，告别灿烂，就决定去HASTING碰碰运气了。连

日来的疲倦仍未消去，路上只能用风油精来驱散困倦。终于

路上接到朋友的信息，他的香港老板把他们要在HASTING住

的地方告诉我。说起HASTING，这曾经是我第一次在果园送

骗的地方，它也是新西兰最大的苹果果园集中地之一。来

到HASTING，找住的地方就找了一个多小时，路上转来转去

，红灯也不知不觉闯了不知道多少，后来还是不得已，直接

打电话给未来的老板，通过乡音，终于另外找了一个地方住

了下来。HASTING这里有不少毛利人，这个LODGE里

的MANAGER也是毛利人，今天一天都和毛利人牵连上了。 

旅馆里的毛利女人还对我不错，亲自带我去加油站先预付了

电费，这种刷卡预付电话费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用，不过



那个毛利女人好象也不熟悉，后来才知道她也刚来HASTING

三个月，旅馆是她和她丈夫刚承包的。路上和毛利女人谈了

早上参加毛利人基督教会礼拜的事情，她告诉我她也是基督

教徒，还问我去不去当地的教会看看。晚上买了吃的回到住

的地方，毛利女人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来到我门口，问我去

不去做礼拜。当时我很累，不过好奇心又一次让我踏进了久

别的教堂。毛利女人告诉我，她小时候就是基督徒，只是后

来生了七个小孩，一直都没有时间去教会，来到HASTING后

，才开始参加教会礼拜。 她好象看出我有心事和困难，在教

会里和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向教会的人提出，他们都

很热心。我感觉她就象“人鬼情未了”的黑人女巫一样，好

象能看到出人的心。我住的地方很不好，而且也不便宜，85

元一人，感觉住进了贫民窟，是一个正准备接受劳改的人。 

刷卡预付电费的电表，更让我感觉象国内的的士计程表一样

，心跳的感觉也和它一样。不过工作好象有了着落，不管怎

么样能有工开就好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三)nbsp； 进驻

果园终于离开了那黑暗的房间，也终于见到香港老板，我那

纯正的广州话让我们彼此都感觉以前就见过面的，不过后来

我和他的关系就好象仇人一样，这是预想不到的。“利”字

当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这就是所谓的

“江湖”。在乡音的感化下，老板让我驻进了果圆，45元一

周，除了吃不包，全包，来新西兰后从没有住过那么便宜的

房子，其实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一部可以移动的棚车，在新

西兰不少家庭就长期住这种车里，里面有床、有炉具、冰箱

、洗池，是一个小型的STUDIO。而我住的车，现在只有床

是可用的，其它可能长久没有使用，已经暂时失去它的功能



。果园有两个厕所，一个听说是为这次摘果准备的，一个是

长时间存在的。租用的那个，是流动厕所，挺新的，里面充

满消毒水的味道，另外一个长期用的，只是象一块大的木板

，中间挖个洞，里面黑黑的，我不敢研究太深，我也不敢去

那个厕所，真怕里面爬出些什么异型生物出来。厕所离住的

地方有一段距离，晚上没有灯照着，所以九点以后，我是不

上厕所的。现在果园只有我一个人住，老板说我是PR，其他

人他不敢安排过来，因为怕有些是黑工而给查出来，一个人

住在果园，晚上很安静，农场主是一个英国人，但他很少过

来，他也住果园里，不过他住的地方和我的相比，就知道无

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资产阶级。我的朋友还没有过来，这个

朋友外号叫“沙龙”，是一个黑黑壮壮的长春人，工签过来

的，不知道他现在转了身份没有，很想马上见到他，已经有

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这里的小工头了

。我和他认识是当时一起被骗到果园的时候认识难友，患难

之交的朋友，有时侯来得可贵，不过人总是会变的。去超市

买了一个月的备用粮，打算坚持到圣诞结束，并且买了酒，

算是“开战”前鼓舞自己的士气，其实也是为以后累得睡不

着准备的。晚上看星星，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也没有那份

闲情，明天就要开工了，开工就意味着还能继续买酒喝，孤

然一生也不过如此，佛家说：人生无常。对佛研究的不深，

只知道在那么多派别中，蝉宗是最对我胃口的，特别是那句

“酒肉穿肠过，佛主在我心”。昨天和毛利女人聊天，才知

道她也找到了工作，今天也去果园开工，原来他们夫妻俩为

了养活几个小孩，除了旅馆工作，他们还身兼数，打算干四

年攒多点钱就回老家。我给她看了我家人的照片，那是我姐



在加洲毕业时，我父母亲参加毕业典礼时的合照。看着相片

我说我想家。她好象知道我情况的一样的，安慰我说，不

要SAD，要保持HAPPY，每当你感到无助时，想想你父母亲

，他们爱你，想到这，你就会感到有力量应付任何事情。不

要告诉你父母亲现在你在干什么，如果他们知道你在这里打

工，你母亲肯定会哭，你父亲肯定会骂你⋯⋯。她告诉我，

不应该只是抱怨遭遇，多点时间自己反省下，做好下一步的

策略，HAPPY着对着每一天。她的话很大地触动了我，原来

“人心同然也”。一个老妇人经过身边，带着悲伤孤独的面

孔，静脉鼓涨的双腿，还有她几乎提不动的两袋东西；一位

拄着拐杖的男孩，在交通繁忙的午后，慌张地想过马路；打

开电视，也许新闻在报道一位母亲跪在遭她谋杀的儿子身上

；莫斯科一位老祖母指着一碗汤说那是她今天唯一的食物，

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非洲一位患艾滋病的小孩，呆若木鸡

地盯着你。这些景象也许都不是那么陌生，也许将了解对于

痛苦是多么盲目无知，现在所经验或看到的痛苦其实只是世

上痛苦的一小点而已。我们生下来就会哭，哭是哭这个世界

，由于有了爱，我们学会了笑，后来知道了会死，知道了什

么叫恐惧。好好安静下来想想生存的意义⋯⋯(五)nbsp；


